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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之金點

「金點」是江湖藝人管算卦相面的總稱，如同一種羣名詞似的。譬如甲

乙兩個江湖人在路上相遇，甲問乙：「你做什麼買賣呢？」乙回答：「我做

金點哪。」甲便知是以算卦相面為生哪。故江湖人管算卦相面的行當兒調

（diào）侃兒叫「金點」。在這「金點」裏，尚有「啞金」、「嘴子金」（用

鳥兒叼幅子）、「戧（qiàng）金」（相面的）、「袋子金」、「老周兒」等等

的分別。

啞金

在各市場各廟會常見有一種相面的先生，坐在地上裝啞巴。在他那攤

子上有個玻璃鏡框兒，內寫「啞相」二字，或寫「揣骨神相」四字。又在

攤上寫着：「坐地不語，我非啞人。先寫後問，概不哄人。父母雙全，父母

不全，兄弟幾位？妻宮有無？有子無子？子宮幾位？」看啞相的先生便在

攤上盤腿一坐（做這種生意都是地攤，按江湖人的規矩是不准使高案子），

用手指點行人「圓黏兒」（使遊人圍着他觀瞧，調［diào］侃兒叫做圓黏

兒）。遊逛的人們見他裝啞巴相面是為一怪，便都圍着瞧着。做這種生意

的人必須能「戳朵兒」（管寫字調侃兒叫戳朵兒），才能使得上「拴馬樁兒

（用話留你，讓你走不了）」。還是倒「戳朵兒」（寫挺好的一筆倒字），叫

人看的懶得走啦，即是拴馬樁子將人拴住了。

敝人曾看見他們在一塊板上寫「奉送手相」四字，寫完了抬起頭來，

衝着觀眾「把（bǎ）點兒」（瞧着哪位像花錢的，調侃兒叫把點兒）。譬如，

看出這人面貌，便能知道這人的事情如何，調侃兒叫「把（bǎ）現簧兒」。

把現簧兒不外乎由人的臉上察看「喜怒憂思悲恐驚」七個字的祕訣。例如

某甲在商家做事，與同事的伙伴不和，有心辭事不幹，還沒辭哪，跟櫃上

告一天假，到各市場遊逛散悶，要站在啞相攤前，面上必有憂容。相面的

先生把出他的「簧頭」（面帶愁容，有為難事）來，衝他寫「白送手相」。

◇ 在各市場各廟會常見有一

種相面的先生，坐在地上裝

啞巴。在他那攤子上有個玻

璃鏡框兒，內寫「啞相」二

字，或寫「揣骨神相」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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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甲伸出左手來，相面的衝他臉上一看，往某甲手掌上倒寫四個字：「二

虎爭食。」某甲想他同人不和卻像二虎爭食的意思，他面上必顯出一點笑

容來，相面的先生就知道「簧頭」對了。衝他往板上再寫「你可相相面」？

某甲問：「花多少錢呢？」相面的先生寫出「四角錢」，在他猶疑之間，相

面的先生便由他腿底下拿出一小沓紙條來，長約三寸，橫有一寸多寬。先把

這沓紙叫人看看，上頭沒字，名叫「亮托」（亮出做生意的貨），然後衝某

甲面上一看，往紙上寫上幾個字，在他寫這幾個字的時候，封得很嚴，不能

被人看見，名曰「護托」。寫完之後，用手指着他攤上寫的那「父母雙全、

父母不全」問某甲，某甲說：「我父母不全。」相面的先生把他左手攥着的

紙沓兒亮給大家瞧，某甲與大眾往他紙上看哪，真寫的是「父母不全」！不

明白江湖術的人們都得驚異了。然後再用紙寫吧，什麼「妻宮有無？兄弟

幾位？子宮幾位」，無一事不對。某甲不由得自己掏出四毛錢來！

在敝人不明江湖事的時候，總想他那一小束紙條上寫的事事都對。有

一年在天津遇一位江湖友人 × 君，我向他問過啞相是怎麼個生意，他告

訴我是這……回事，我才明其究竟。

原來看啞相的先生們使的那小束紙，調侃兒叫「跟頭幅子」，這跟頭

幅子是四層兒，未用之先，在各層張之上預先寫得了「父母雙全、父母不

全、兄弟幾位、妻宮有無」的字樣，四層紙共為八面，有七面寫好了字

的，剩下一面隨用隨寫，使用的時候，必須「護托」（即是不叫人瞧見的意

思）。把手中的一束紙，按層翻着使用，故此調侃兒管他叫「跟頭幅子」。

做這種江湖的生意（又名念語子金，啞巴調侃兒叫念語子），必須先把跟

頭幅子像變戲法兒似的練好嘍，運用自然了，然後才能上地做生意。可是

一樣，作啞金的就怕遇見弟兄十二個人，將跟頭幅子翻碎了也翻不出一張

兄弟十二位呀。在清末民初的時候，做這種生意的還能蒙住人。到了現在

呀，也是落了伍的生意了。啞金這種生意永遠是撂地兒，不能「安座子」。

什麼叫安座子呢？凡是算卦相面的先生，不論在何處開設了「命館」即是

「安座子」，各市場廟會的座子都是使「老周兒」（六爻卦），「八岔子」（奇

門卦），「拆朵兒（測字）治杵」（江湖人算卦掙錢調侃兒叫治杵），還沒

有使「跟頭幅子」的啞金安座子的事哪！

金點中之戧金

江湖上相面調（diào）侃兒叫「戧（qiàng）金」的，又叫「戧盤」（盤

當臉講）的，這種生意在金點這一門裏數它最難做。第一，相面的先生要

長得相貌堂堂，氣派要大，憑那人樣子，再「掛灑火衫」，即是穿着闊綽，

在地上一站就能唬得住人，調侃兒叫做人式壓點（yā diǎn）。個中的意義

即如唱戲的角色一樣，必須有台風才能警人。第二得要「碟子」利落（即

是脣齒之能）。第三得有「夯（hāng）兒」（即是有嗓子）。有三樣特長，

然後才能拜師入門，習學「戧金」。若是沒有這三大特長，幹了這行也是

僅顧衣食而已。

投明師訪高友，是生意人學能為的祕訣，凡是能夠換錢的生意人，都

是受過好「夾磨」（jiá mo，生意人管得過師傅真傳授調侃兒叫受過好夾磨）

的。有些個老學究們，在少年的時候正趕清末之際，讀過《易經》。常言

說，讀過《易經》會算卦，他們到了無事可做的時候，就弄個籤筒子，六

爻卦盒，再有《淵海子評》、《卜筮（shì）正宗》、《萬年曆》、《麻衣相》、

《玉匣記》往卦攤上一擺，坐在卦攤的後邊死魚不張嘴，等主道候客，又不

會「圓黏子」（招徠觀眾），又不懂得「要簧」（要出實話來）、「把（bǎ）簧」

（看出人的底細），又不會要錢，成天價在卦攤後邊坐着發愣。要想掙錢

哪，簡直地說吧，是辦不到的。江湖人管這種人調侃兒叫「空（kòng）金

點」，又叫「死空子」（不懂江湖內幕的人）。這種傻唸書的就是「攥（zuǎn）

尖」（江湖人管真能熟讀相書、卜筮等書調侃兒叫攥尖）。不會使腥兒（假

的），休想能夠治杵的（即是不能掙錢）。生意人雖投師受業學習使腥兒，

可也得懂得真的，也得熟讀卜筮星相各種書籍，給人算卦相面的時候，心

裏使的雖是腥兒，嘴裏可要盡說書理，名為「腥加尖（假的加真的），賽

神仙」。又說「相兒一包（一個小包，內有手巾條、鉛筆一根就夠了），

空子一挑（tiāo）」，江湖人管最有能為的生意人，稱為相兒。凡是相兒，

平地摳餅（全憑本事掙出錢來），講究的是手巾一條，鉛筆一根，站在玩

藝場，憑脣齒之能圓黏子掙錢。若是擺個卦攤，用的東西物件多了，擺着

費事，運着也難，生意人譏誚他是「空子一挑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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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面的先生如有真傳授，就能掙錢。真傳授有五：一曰「前棚」，二

曰「後棚」，三曰「玄關」，四曰「炳點」，五曰「托門」。什麼叫前棚呢？

就是憑着他那玩藝兒場中一站，用嘴一聊，就能叫遊逛的人們圍着他不

走，這種能為是第一手，叫做「圓黏兒」。圓好了黏子（聚好了觀眾）再

用「韓信亂點兵」之法。什麼叫亂點兵呢？用這種法子，就能把人攏住不

走，又像拴馬樁兒（用話留你，讓你走不了）。他向圍着的人們說：「別看

咱們這場圍着的人不多，內中的事兒不少，我用眼一看，就能知道誰有什

麼事。內中有兩個人要找事做，還沒有找着哪！內中有一個人心裏不大痛

快，要和別人打官司。內中有一個人心裏很煩，他家裏有個病人。內中還

有一個人氣色不好，正犯口舌。」他嘴裏說着，眼睛不住地往大眾臉上瞧

着，這叫「觀色」，又叫「把簧」。譬如某甲正要和人打官司，他聽相面

的先生說，這些人裏有個人要打官司哪，他以為是說他呢，不由得心裏佩

服這位先生相法高明，心裏一動，臉上就顯形兒。相面先生見某甲臉上顯

形兒，就將簧頭（實情）把過來了，然後就說：「今天我還是不要錢，奉

送相法，可不能全都送，就送七位。聾子不送，我說什麼話他聽不見；啞

巴不送，我說什麼他不知道；小孩不送，我說什麼他也不懂。咱們有個主

意，我有七個紙條兒，誰要願意叫我白送相法，誰伸手，接着一張紙條，

便算有誰一相。接着的也別喜歡，接不着的也別惱。」說到這裏，他就散

放紙條兒，圍着的人都搶着接他的紙條兒，某甲也接了一張。他送的時候

向某甲先問：「你是哪縣的人呢？」某甲若說：「我是房山縣周口的人。」

相面的先生就向某甲說：「我看你的氣色發滯，印堂發暗，目下你要和人

家打官司，對不對呀？」某甲說：「不惟先生你相得對，我還求先生細給

我看看，我這官司打得能不能贏？」相面的先生說：「先不用告訴你官司

輸贏，我先給你相相你是為什麼事打官司，叫大家看看我的相法如何。」

某甲說：「你看看我為什麼打官司吧。」相面的先生說：「你的氣色犯小人，

二虎爭食。」某甲拍掌頓足地說：「真對，真對。」閱者看我寫到這裏必然

也納悶兒，他們相面的怎麼會相得這麼對呢？這可不是他按着相書用的功

夫，看出來某甲要打官司，這是他們使腥兒要的簧頭兒。閱者若問他們要

的是什麼簧頭兒，我先向閱者諸君談談。相面的先生問某甲是哪縣人，那

不是問哪縣的人，是要「地理簧」哪。什麼叫地理簧呢？我先向讀者諸君

解釋明白。我中國的地方很大，在早年清初的時代，是南七北六十三省，

到了清末的時候有二十二省之多，四萬萬人民，都有一定的職業。可是一

縣有一縣的特殊職業。家乡譬如山東章邱的人，在家乡是種地務農啦，若

是出門做事，有兩個途徑，他們的同鄉在我國各省市、各商埠碼頭綢緞行

做事的人很多，十有八九在祥字號做事。他們章邱縣的人若在二十歲裏外

出門做事，都找他們的鄉親，同鄉就能把他們薦在綢緞店裏學徒。到如今

祥字號的買賣外縣人是很少的，都是他們本鄉本土的人了。章邱人如若不

願奔綢緞行，還有一條途徑就是打鐵，當鐵匠的人吃的道遠道寬，就數着

章邱人了。可是也有不奔那兩條路的，幹別的行兒雖有，也是百里有一。相

面的先生若能明白章邱縣這種情形，就是他懂章邱縣的地理簧。設若章邱

人找相面先生談談相，相面先生只要一問他們，你是哪裏人呢？他說出章邱

縣三個字來，就能知道他做什麼事，穿的衣服乾淨利落，就是綢緞行的；穿

的衣服不乾淨，就是打鐵的。相面先生不用按着相貌上的五官看，就以他是

哪裏的人接着地理簧的情形，就能知道他是哪行的人，做的什麼事。如若告

訴他，我看你的相貌應當入商界，他準能佩服相面先生是有功夫的。這種

地理簧是江湖金點十三簧裏第一簧啊！我詳細地解釋這縣的地理簧，閱者

諸君便能了然個中的意義，其餘各地勿庸如此絮煩，簡單地談談，閱者便

能盡知其詳。各地出產是一個地方一樣，人做事也是各有一行。譬如，山

西汶水縣的人，都是在乾果子舖做事的居多；山西榆次縣的人，是糧行居

多；山西五台人，軍政界做事的多；山東煙台福山縣的人，飯莊子做事的

多；山東膠州人，在北平這地方說，在西四牌樓吃油肉行的多；山東曹州

府的人，在軍界入伍的多；直隸定興縣的人，是澡堂子、煤舖做事的多，

幹別的事兒雖有，可是很少。算卦相面的如若不懂地理簧，是不成的。若

是見了山西人說是唱二黃戲的，那就不用掙他山西人的錢了。

那麼某甲告訴相面的先生是房山縣周口的人，按着地理簧說是應當如

何呢？據敝人所知道的，那個地方的人十有八九都在煤窯上做事的，按着

「現簧」（江湖金點管明白人現在心裏有什麼事調侃兒叫現簧）說哪，凡是

有礦產的人都免不了爭奪的，揣情度理，他要沒事，不能來到北平的。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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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最高法院是管附近二十縣的，他猜着某甲來北平是上訴的，說某甲的

氣色犯「二虎爭食」，某甲稱為神相，是對了他的現簧了。房山縣的諸君

不要錯會了意，敝人這種說法是藉題說話，並不是褒貶貴處的人哪！務希

原諒是幸。這現簧是金點十三簧裏的第二簧。生意人要明白這第二道簧，

較比懂得地理簧兒還難上一層。某甲若是佩服相面的先生了，一定得問

他：「你看我打官司是輸啊，還是贏呢？」相面的必說：「看你這氣色很不

好，輕者傷財，重者有危險。」某甲一定得害了怕。他們金點管用話嚇唬

人叫人害怕調侃兒叫「扣瓜」。他把瓜扣上了，某甲心裏害了怕，若再問

他：「先生你看我的官司究竟是輸是贏？」他就不說了，又給別人白送相

了。某甲因為叫他扣上瓜了，準站在那裏不走的，等着花錢談相了。相面

先生施展他們的手段，某乙相幾句扣上瓜，某丙相幾句扣上瓜，有七八個

人「頂了瓜頭啦」（即是有七八個人害了怕啦），他就要「插幅子」了。

什麼叫插幅子呢？相面的先生說：「真金不怕火煉，好貨不怕試驗。我送

幾句相法，是叫大家聽聽我的相法如何。送相就是幾句，若是談相可就多

了。一輩子吃喝穿戴，衣祿食祿，父母死亡，兄弟幾位，妻宮克不克，有

無子嗣，幾個兒子送終，得濟不得濟，士農工商應入哪界，富貴貧賤，窮

通壽夭，為人脾氣秉性怎樣，少中老三步大運，哪步運好，哪步運壞，詳

詳細細地把一輩子事都談盡了，那才叫相面哪！那麼要向你們談相，要給

多少相禮呢？黃金有價藝無價，我談相是一塊大洋。今天哪，我可不為掙

錢，我為的是傳名。常言道，人過留名，雁過留聲。人過不留名不知張三

李四，雁過不留聲不知春夏秋冬。我為的是傳名，今天談相不要一塊錢，

每一相就收兩毛錢，若是都談相我可談不過來。特別優待，為的傳名，咱

們是多了不談，只談八相。我這兒有八張紙條，哪位樂意談相，哪位伸

手，誰接着我的紙條有誰一相。接着也別喜歡，接不着也別煩惱。過了八

位之後，如若再有人談相，我還是要一塊相禮，亦許你不談，亦許我不

相。哪一位要明白終身大事、富貴貧賤、目下的月令、吉凶禍福、進退方

針，就接我的紙條。」說到這裏他就散他的紙條，說：「哪位願相，哪位

接個紙條吧。」這時候別人還許懷疑，那被他扣上瓜的幾個人就各自伸手

接他的紙條兒。等到把紙條兒散完了，「戧金」的生意前棚的事算完了。

掙得下錢來，掙不下錢，還得看他後棚的能為了。江湖人管散紙條兒調侃

兒叫「插幅子」。等到把幅子插出去了，才能「乍角（jiǎo）子」（管板凳

調侃兒叫乍角子）拉開，叫「點頭兒」「迫（pǎi）下」（江湖上管花錢相

面的人叫點頭兒，管坐板凳叫迫下），等到點頭兒都坐穩啦，他就一點頭

兒「逼杵」（即是要錢）了。他向眾人說：「相面可是先交相禮，相禮放在

那裏，相對了是我的；相不對了分文不取，毫厘不要，原錢退回。」於是

向某甲、某乙挨着個兒將相禮要過來，都放在一處。這種錢雖到了手，還

不能算完哪，還得再要錢哪。點頭兒雖然花了兩角錢，到了江湖人手叫做

「頭道杵」，此外還有「二道杵」、「三道杵」、「絕後杵」（最後一筆錢）。

要想往下要二三道杵、絕後杵，得會使「抽撤盤簧」了。就是用一種圓滑

的口吻，乍聽很有理，說出話來能進能退，要出點頭兒的實話。還有使

「連環朵」的。在早年使用的舊法子連環朵，擱在如今可使不上了。在早

年的人知識簡單，最容易蒙哄。敝人先將早年使用的連環朵寫出來，貢獻

閱者。然後再向閱者寫出新的方法。

譬如，談相的人向他問：「先生你看我有媳婦沒有呢？」相面的先生

就用筆在紙上寫六個字：「鰥（guān，沒有妻子或妻子死亡的）居不能有

妻。」寫完了這六個字，反向談相的人猛勢兒問道：「你倒是有媳婦無有

呢？」這人說：「我有媳婦。」他就用手指着那六個字唸道：「鰥居不能，

你這人是不能鰥居的。」又往下唸那兩個字：「有妻，你是有媳婦的人。」

這人便信服他相法有準，很是高明的。設若這人說：「先生，我沒有媳

婦。」他就用手指着那六個字唸道：「鰥居呀，你這人是鰥居。」又用手

指着往下唸那四個字道：「不能有妻。我早就看出來了，你這人是鰥居呀，

不能有媳婦。」這「鰥居不能有妻」六個字，說有媳婦也成，說沒媳婦也

成。江湖人調侃兒就叫「連環朵」！還有人向相面的先生問道：「先生，你

看我父母在不在呢？父母全不全呢？是都活着哪？是都死了呢？」他用筆

在紙上寫十個字，寫的是：「父母雙全不能克傷一位。」這十字分開來唸，

怎樣都對。他寫完了這十個字說：「你父母在與不在，是雙全不雙全，我

都寫出來了，你說吧。」這人說：「我父母雙全，都在着哪。」他便用手

指着這十個字唸道：「父母雙全。你看我這兒寫着哪，是父母雙全，你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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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都活着哪。」又用手指着六個字唸道：「不能克傷一位。你父母連一位

都不克傷，對不對呢？」這人真能佩服他。譬如，這人說：「我父母死了

一位，活着還有一位哪。」他用手指着那十個字唸道：「父母雙全不能。

你這人的相貌，父母雙全不能。」又用手指着下邊的四個字唸道：「克傷

一位。你把你父母克去一位。」這人還不信服他嗎？譬如，這人要說：「我

父母都死了。」他用手指着那十個字唸道：「父母雙全不能，說你這人父

母不能雙全。」又往下指着唸道：「不能克傷一位。要克你父母啊，還是

克傷兩位哪！」這十個字的連環朵能有三種唸法，也很神祕。還有兩個五

個字的連環朵兒。譬如，要向他問：「先生，我父母倒是死了一位，在着

一位，你能知道我父母死的是哪一位嗎？」他用筆在紙上寫了五個字，寫

的是：「父在母先亡。」寫完了他問這人：「我這兒寫好嘍，你說你是先死

的哪一位吧。」這人說：「我父親先死的。」相面先生用手指着這五個字

唸道：「父在母先亡，你父親在你母親之先死的。」如若這人說：「先生，

我母親先死的。」他也指着這五個字唸道：「父在，你父親在着哪，父在

嘛。」又往下唸那三個字道：「母先亡。你母親先亡，就是你母親先死的。」

這五個字的連環朵兒就是這樣的用法。設若談相的向他說：「先生，你看

我有兒子沒有呢？」他用筆在紙上寫六個字，寫的是：「命獨不能有子。」

寫完，他問點頭兒（花錢相面的人）：「你有兒子沒有呢？」這點頭兒說：

「我有兒子。」他就用手指着那六個字唸道：「命獨不能，你這個人有兒子，

不是命獨啊！」又指着那兩個字道：「有子，你是有兒子的。」譬如，這

點頭兒說：「我沒有兒子。」他就用手指着六個字唸道：「命獨，你這個人

命太獨。我這兒寫着命獨，你不能有兒子。」又用手指那四字唸道：「不

能有子。」這六個字的連環朵兒就是這個用法。譬如，點頭兒向他問：「先

生，你看我有幾個兒子呢？」相面的用筆在紙上寫上八個字，寫的是：

「一位有子不能二三。」寫完了他問那點頭兒：「你有幾個兒子呢？」這點

頭兒說：「我有一個兒子。」他用手指着那八個字唸道：「一位有子。你要

有了兒子是一位，就有一個兒子，我看出來了。」又用手指着後面四個字

道：「不能二三。你不能有兩三個兒子。」譬如，點頭兒說：「我有兩個兒

子。」相面的用手指着那八個字說：「一位有子不能。你這人有兒子，不

能是一位。」又唸那兩個字道：「二三。你有兒子或二或三。」譬如，這

人說：「我有四個兒子。」相面的用手指着那八個字道：「一位有子，說你

這一位可有兒子。我這兒寫着哪，一位有子，你這位有子。」又用手指着

那四個字唸道：「不能二三。你有兒子不能是二三， 一定是四五個呀。」這

八個字的連環朵兒，就是這樣用法。譬如，這點頭兒（花錢相面的人）向

他問：「先生，你看我弟兄幾位呢？」相面的用筆在紙上又寫了八個字：「昆

仲一位不能二三。」寫完了問那點頭兒：「你哥兒幾個呢？」點頭兒說：「我

弟兄一位。」他用手指着那八個字道：「昆仲一位，你是哥兒一個。」又

用手指着那四個字唸道：「不能二三。你不能哥兒兩個、哥兒三個。」譬

如，點頭兒說：「我哥兒三個。」他就用手指着那八個字唸道：「昆仲一位

不能，你這人不能是哥兒一個。」又唸那兩個字說：「二三。不是兩個，

就是三個。」這種連環朵兒若是在庚子年前後使用，社會裏的人們都很誠

實，點頭兒能夠花錢，圍着瞧的人能夠把不出腥來（把不出腥來即是看不

出假來）。到了近來，社會裏的人士全都開化了，「戧盤」的金點兒若是還

使用這連環朵兒，這點頭兒不醒攢（cuán）兒（不醒攢兒是心裏不明白），

那圍着瞧的人們也能把出腥來，也能給他豁鼻子─說破了，給他攪得治

不下杵來（掙不下錢來）。

現今社會裏的人們知識進化了，那生意人掙錢也就難了。但有的生意

人比早年掙錢反倒更多，江湖人的生意方法也隨着社會的風氣大有進化

了。閱者如不相信，你走到前門裏外準瞧得見。有些個撒傳單的人往那坐

洋車的人懷裏遞傳單，那傳單上印着：「××× 大相士到平，現寓 ×× 飯

店三層樓上十八號房。」他那相法與眾不同，有八大特色，錄之如下：「一

能知士農工商哪界做事；二能知父母妨與不妨；三能知昆仲幾個；四能知

妻宮有無，賢與不賢；五能知子嗣有無，何年立子，送終有幾；六能知目

下吉凶禍福；七能知現在所謀，問事成與不成，指定進行方針；八能知祖

業有無。」後邊還印着：「如不靈驗，分文不取。談相五元，暫取兩角，每

日只談三相，過三相仍收五元相資。時間每日上午九時起至下午四時止，

過時不候。」下署一班介紹人名，都是要人政客，或是社會中的聞人。不

知內幕的，真不知他是什麼人物。敝人在民國十年以前，走在前門，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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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張傳單，上面印的是 ×× 佛大相士談相八大特色，敝人好奇心盛，

要豁出幾毛洋去談談相，找到了旅館，向茶役問明號頭，進到了大相士的

臨時相館。屋裏擺設得無論多闊，那是人家旅館的，不足為奇。這位先生

長得方面大耳，身體肥胖，穿着闊綽，好像個大富貴的樣子，一嘴的文明

詞兒，談吐文雅，憑他那「人式」就很「壓點」（震得住人為壓點）。桌上

放的潤格是八寸寬二尺多長的玻璃框兒，內裏宣紙寫上八個大字：「貧不計

利，富貴加增。」那些小字寫的是：「粗談相法一元，中談相法五元，細

談相法十元，細談流年三十元，細談終身五十元，大富貴相百元。粗批八

字兩元，中批八字五元，細批八字十元，細批流年五十元，流年加季六十

元，流年加月八十元，流年加節一百元。趨吉避凶。重要方針，臨時面

議。」我看那「杵門」（價目多寡，江湖調侃兒叫杵門）開得覺着心驚不

安。落座之後，有伺候大相士的茶役遞給我一根三炮台的香煙，又倒了一

碗熱茶，那熱氣撲出來噴鼻兒香。那位相士向我問了問貴姓，恭喜。我喝

下他那碗茶去，了不得啦，肚子裏頭軲轆直響，叫那碗茶打得心火下去，

幾乎中氣不接。我抽了他那根三炮台的香煙，這位大相士才問我：「你是

談談相嗎？」我說：「不錯，正求先生指教。」他用手往桌上一指，嚇了

我一跳，那桌上有個木板，寫着：「已過三相。」我猛然想起他們的章程

是：談相一元，臨時暫收相資兩角，三相為止。如今他叫我看已過三相，

那是告訴我，你要談相呀，至少也得花一元錢的。我雖明白他這個門子，

哪時有人來談也是過了三相。本來嘛，人家住的旅館，敬客都是三炮台的

香煙、上等的香片茶，掙你兩毛錢，還不夠人家喝水的哪！此刻，有心不

談相吧，又怕人家「吾攻（wú gong）」（江湖人管不願意、惱恨人調侃兒

叫吾攻）我，幸而我前天當了五元錢的衣服，腰裏還有三元多。我低聲下

氣地說：「粗談談吧！」於是這位先生指着我的五官，如同法院過堂似的

說了幾句，我趕緊掏給人家一元錢。幸而沒把當票露出來，若是把「拱頁

子」（即是當票）露出來，人家心裏還不「鑽（zuǎn）鋼」（江湖人管明白

了調侃兒叫鑽鋼）啊！我沒叫他們敲上，開了開眼界，花了一塊大洋。若

有塊洋錢到了天橋談相啊，能夠談十次的相，十位先生給我細談終身哪。

如今生活程度日高，江湖的金點也隨着潮流能掙大洋錢了。

金點的水火簧

相面的先生要想能夠天天掙錢，必須懂得「水火簧」。什麼叫水火簧

呢？江湖人管幾句話能套出人的窮富來調（diào）侃兒稱為「水火簧」。

做金點的人若是不知人家是窮是富，怎樣掙錢哪？他們可不是勢利眼，

不瞧人家的穿着，有些人家無恆產，連個職業也沒有，你別管他是坑蒙拐

騙，到了什麼時候，應時當令的穿什麼，到了冬天也能穿上細皮襖，水獺

領子大氅（chǎng）（大衣），水獺皮帽，由頭上到腳下真能值個一二百元。

你要問他是幹什麼事的，人家是耍人兒的。相面的先生遇見了這種人，若

說他是富貴人，不唯他不信先生的相法，也就不用掙他的錢了。鄉下的土

財主到了，別看他有幾十頃地，開着幾個大燒鍋，到了冬天，在家中就穿

個藍布棉袍，出來有事應酬親友，也就穿個灰布皮襖，由頭上至腳，衣帽

鞋襪都算上也值不了十幾塊錢。別看他的穿章兒（穿着）不闊，家裏的產

業可有的是呀。相面的先生遇見這種人，要說他是個窮人，他如何能信？

也就不能掙他的錢了。也有那有錢的人好穿好衣服，也有那窮的穿不齊全

的。總而言之，相面的先生要瞧人的窮富，是不能以衣帽取人的。

我談的這「水火簧」，是一見面兒和誰談上幾句話，就能夠知道誰是

真窮、真富，還能知道誰是先貧後富、先富後窮，窮了多少年，富了多少

年。我將這「水火簧」的用法寫出來，閱者便知其詳。譬如有人到了相面

的面前說：「先生你給我相相面。」這先生就問：「你今年多大年歲，你媳

婦多大年歲？」這人如說：「我今年三十二歲，我媳婦今年三十五歲。」相

面先生聽他所說他媳婦比他大三歲，就說：「按你這人的相貌，在幼年的

時候運氣很好，祖上根基不錯，能夠承受祖上的產業。」這人真是幼年的

時候運氣好，家中有祖上的遺產。他聽相面的這樣說法，一定信服他相得

很好。閱者若問，他怎麼知道這人是如此呢？我向閱者解釋幾句，閱者便

能了然「水火簧」的奧妙。相面先生問這人多大年歲，這人告訴他三十二

歲，也沒什麼關係。他問這人的媳婦多大年歲，這人告訴他三十五歲，由

他媳婦比他大三歲，就能推測出窮富來了。我國的不良風俗就是早婚。

有錢的人家是願意子孫眾多，人口昌盛；沒錢的人家是怕人口多了無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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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大凡有錢人家，十有八九都是財旺人不旺的。有了男孩，不等孩子長

大成人，到了十三四歲就給兒子娶媳婦，甚至於有十一二歲就娶媳婦的，

最晚不過十六七歲。可是孩子年歲小，娶個媳婦不能很小了，怎麼也得比

少爺大個三四歲，十三四歲的少爺娶個十七八歲的少奶奶。少爺歲數小不

懂事務，少奶奶十七八歲，女工針黹（zhēn zhǐ）（針線活），做菜做飯，

伺候公婆，樣樣都得能成，故此有錢人家早娶兒媳婦有兩樣好處：又能早

抱孫子，又能有人料理家務。可就忘了少爺身體沒長足壯，早娶媳婦，傷

損身體了。早婚之害是說不盡的。江湖人不是淨騙錢財呀，人情世態、社

會學，都有深奧的研究啊！就以這早婚人家能推測窮富的「水火簧」來說

吧，準能夠用得上，百試百驗的。故此相面的先生學會了水火簧，有人來

談相，先向人問：你多大年歲了？令正夫人多大年歲？談相的人哪能知道

這些事，絕不知道他是要「水火簧」啊。若遇有錢的人，在他父母在世的

時候家道興隆，都是早娶媳婦，告訴先生他三十二歲，媳婦三十五歲，他

說出來不覺悟，相面的先生可就明白了，他是「火碼子」（管有錢的闊人

調侃兒叫火碼子）。譬如，相面的先生遇個談相的人，長的約有三十七八

歲，穿的衣服闊綽，問他多大年歲？他說三十七歲。問他令正夫人多大年

歲？他說十九歲。相面的先生就能推測出來，他早年家境不好，他父母沒

有力量給他娶媳婦。直等他自己學好了能耐，能在社會裏做事掙錢養家

了，才娶上媳婦。他女人家還不是衝家當給的，而是衝他有能耐給的。有

些人明白世故人情，養活姑娘要說婆家，寧給有能耐的姑爺，也不給有產

業的。有產業的人家有兒女都是溺愛，別看他家有產業，還不一定守得住

哪！只要姑爺他有能耐，比姑娘大幾歲都不在乎，姑娘過了門，絕不能跟

男人捱餓。

凡是沒錢的人家，有兒子也不能早娶媳婦，一者沒錢娶，二者娶過來

也沒錢養活。就是父母給兒子張羅媳婦，他兒子年紀小又沒學出什麼能

耐，又瞧不出準有來歷，說媳婦也是沒人給。所以相面的先生遇見有人來

談相，如若說問他是三十七歲媳婦才十九歲，準知他是個「水碼子」（江湖

人管沒有產業的人、貧寒的人調侃兒叫水碼子）出身，就說他少運不好，

祖業不靠，自創自立。他聽了準佩服先生的相法高明，說他走了二三年的

好運也能對的。以他三十七歲媳婦十九歲推測，他娶媳婦也就是二三年，

絕不是六七年的。若是六七年，他媳婦才十一二歲，哪能娶呀？可是續弦

填房者另說，不在此例。這是相面先生所用的江湖術中金點十三道簧裏

的水火簧。這種說法是在點頭（花錢相面的人）本身用的，還能往深裏用

哪。若問他祖父多大年歲，問他祖母多大年歲，也能知道他祖父母當初窮

富。如若點頭說他祖父六十一歲，祖母六十四歲，要是按着水火簧推測，

他祖父是十三四歲娶的媳婦，當年他家是有過家產的闊家呀。如若說他祖

父八十一歲，祖母五十三歲，按着水火簧推測，他祖父就是個窮光蛋出

身了。任他本人多闊，他祖上也是貧寒人家。譬如點頭兒說他父親五十三

歲，他母親五十六歲，按着水火簧推測，他父親的少運也是不錯呀。若是

他父親六十歲，他母親五十歲，按着水火簧推測，他父親少運不好，晚娶

妻，也是沒有祖業自創自立的人物了。這是水火簧的深奧之法，能推測人

三輩子窮富。可是，這樣的推測在那個時代使用行了，若在大清庚子年前

後，就不能這樣使用的。八旗人家家中雖沒有恆產，少爺有十八九歲，在

弓房學會了拉弓射箭，趕上旗裏出缺，挑（tiāo）缺的時候，一馬三箭射

中了，便能每月關（發）幾兩銀子的旗餉，一年四季能領到老米，或許有

人衝他得了錢糧能給他個媳婦。若在那時代遇見八旗的人，用水火簧又不

能按着現在的推測法了。彼一時，此一時。江湖藝人金點的水火簧，也是

隨着時代性變遷使用的。江湖人對於世故人情也是按着國家的制度、社會

的變遷來研究的。他們的研究法是深入社會的，是深入農村的，絕不是閉

門造車、關上門研究啊。多值得人欽佩！

諸葛數、燈下數即是袋子金

在民國二十四年夏天，老雲有事出外至大連，寓於浪速町某客棧中。

一日，獨自閒遊，聞大連西崗子為露天市場，比津市之三不管、奉天之

小西關、保定之馬號還格外熱鬧。信步而行，不到一個鐘頭即至，鑼鼓喧

天，囂囂震耳。各種雜技場、戲法、相聲、鼓書、槓子、竹板書、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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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片，無不齊全，熱鬧可觀，各處巡禮，賞心悅目，精神奮發，遊興頗

濃。行至某油坊大牆角下，見有數十人圍繞，面向裏觀瞧，既不敲鑼，又

不擊鼓，不知是何玩藝兒。好奇心盛，我擠進人羣一看，見有一張桌子，

上鋪白色氈子一個，氈有毛筆一支，硯墨一份，石板一塊，粉筆一支，桌

上有四個紙袋，袋長四寸，寬約二寸。有三個袋子上都寫着「奇門遁甲」

的字樣。那一個袋子上沒寫奇門遁甲的字兒的，寫：「〇〇〇年〇〇〇歲

〇〇省〇〇縣人〇〇月〇〇日〇〇時生報花」，這是兩行小字，在兩行小

字的後邊，還有「父母〇〇兄弟〇〇妻妾〇〇子女〇〇」格式表兒。我看

這攤子上設擺的東西，就知道這是個算卦的攤。抬起頭來一看，在桌後靠

牆兒立着個人，長得又黑又高，一臉的麻子，約有四十多歲，他手裏拿着

個小竹筒兒，筒內有三根小棍兒，不住地用手搖晃那竹筒兒，嘴裏還說：

「咱們這卦是與眾不同，按着人的生辰八字，五官相貌，命相合參，能夠

知道人的年歲多大，家乡住處，父母妨不妨，兄弟幾位，妻妾有無，子女

多少，士農工商哪界人，一輩子衣祿食祿，富貴貧賤，窮通壽夭。我這個

卦攤多了不算，每天就算四卦，這叫『奇門遁甲』。」說到此處，他用手

一指桌上的四個紙袋說：「我這卦是先算得了等人，應當有誰的卦，袋內

有張紙，紙上寫好啦。問卦之人姓什麼？叫什麼？哪省哪縣人？父母妻妾

兄弟兒女，寫好了應有應妨，一世終身，應做什麼事？有多大財源？哪年

好哪年壞？得誰的好處？受誰的害處？哪位要算，咱們全都寫好了，一字

不差，你再給錢；算差了一字，分文不取，毫厘不要。哪位要算算，哪位

言語。」

說到此處，有一個人說：「先生我算算。算對了，我給錢；算不對了，

分文不給。」敝人瞧這說話之人，長的就是個「朗不正」（江湖人管社會裏

討人嫌又嘎又劣的人調［diào］侃兒叫朗不正）的樣子，那個算卦的先生

看他那樣子，就說：「我這卦不能是人都算，有誰的卦咱們才算呢！如若沒

有誰的卦，你給錢我也不算。」說到這裏他又說：「怎麼知道有誰的卦沒

誰的卦？用我手中這個竹筒可以問得出來。筒裏這三根小棍兒，我搖出一

根來才有卦呢，搖不出來可就沒卦。」說着他就搖手中的竹筒兒，那三根

小棍嘩啷啷直響，搖晃了一會兒，那三根棍兒一個也沒搖出來。他向那位

「朗不正」的人說：「沒有你的卦。」那個人沒法兒，賭氣子走啦。我一時

好奇心盛，說：「先生，你算算有我的卦沒有？」他又把竹筒兒搖動起來，

工夫不大，吧嗒一聲就搖出一根棍來。他說：「有你的卦。」我說：「有我

的卦你準算得對嗎？」他說：「算不對分文不取，毫厘不要。」我就說：

「你給算算吧。」他將桌上紙袋拿起一個來，說：「這裏頭就有你的卦，你

一輩子的事，全都寫好啦，在袋裏擱着呢。」我說：「取出來看吧，看對

了我給錢。」他說：「等等，先別動，咱們說好嘍，你再取來瞧瞧。」我

說：「還有什麼商量的？」他說：「我那條寫得對不對，沒法子證明。我這

裏有塊石板，你用粉筆將你的姓名、年歲、哪省哪縣人，父母妨沒妨，兄

弟幾位，妻妾有無，子女多少，全寫在石板上，然後再將袋裏的卦單取出

來，你看這單上的字樣與石板上寫的一樣了，我再把你的終身事讀唸了，

該多少錢的卦禮，你就給多少錢。」我說：「這個辦法很好，心明眼亮。

我不虧心，你不冤人。」他就把石板遞給我，我接過石板來用粉筆就寫，

寫的是：「榮式毅，年二十四歲，北京人，父母雙全，弟兄兩位，妻有妾

無，子三女一。」寫完了將石板放在了桌上。他用手指着石板上的字唸了

一遍，叫圍着看熱鬧的人聽聽，大家都明白了。他伸手拿起筆來，從氈子

底下取出一沓紙條來，寬有二寸多，長有四寸多。他說：「我這裏有誰的

卦，得有號頭兒，我記上號頭兒。」說到這裏他就拿着紙條兒用墨筆寫了

號頭，寫的時候不叫大家看見，舉着手寫，他身後是牆，也沒法看見。他

寫完了衝我說：「你把那紙袋給我吧。」我把紙袋交給他，他將紙袋往號

頭的紙上一放，忽然說：「我寫的號頭還沒讓你瞧見哪。」說着就將紙袋，

紙條拿起來，又放下，我看那紙條上寫的是「第一千五百十六號」。他說

着就將紙袋打開，從裏邊將卦單取出來放在桌上，我看那卦單上寫着：「榮

式毅，年二十四歲，北京人，父母雙全，妻有妾無，兄弟兩位，子三女

一。為人性柔懷剛，心高志大，喜於交際，志在四方。六親冷淡，祖業不

靠，自創自立，衣食無缺。少運受父母栽培，早入孔孟之庠，學業有成，

做事最早，勞碌早，出外早，乃三早之命；發達晚，立業晚，享福晚，三

晚之分。早年做事多難成，難展才志，財運雖有，來多去廣，有財無庫；

中運先難後易，漸漸發達，有貴人提拔，財禧並進，受人器重，家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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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晚運有大名，有大利。人口昌盛，福壽綿永，晚年蔗境頗堪羨也。」

敝人看完了他這卦單，與我個人的命中所經過的事以及家境均皆相符，毫

厘不差，心中很為佩服他的術學有靈有驗，那卦單末尾上寫着：「中等上

級官界官，禮金四元八角。」我看完了嚇了一跳，囊中只有大洋一元，向

他好言央求，總算通過實行，在他那瓢底下給我記上袋了。

我自從占了這卦以後，逢人便說此事，如遇大的神仙。不意在海參崴

那年，有朋友王君，我向他道及此事，他說道：「你遇見『袋子金』了。」

我說：「什麼叫袋子金呢？」他說：「給你算卦的那諸葛神數，調侃兒叫袋

子金。」我說：「奇怪，那麼靈的卦也是生意嗎？」王君說：「除測字、周

易、奇門，那是一種術學的尖局的（江湖人管真正的好東西，調侃兒叫尖

局的），餘者有一多半是生意。」我說道：「生意？怎麼他能知道我姓什麼，

家裏都有幾口人哪？他那卦單上是先寫得了的？」王君說：「你還是沒明

白過來，那算卦的若要先知道你這些事，那不是活神仙嗎？我告訴你吧，

他那門子（管鬧鬼兒使障眼法叫門子）。你看他桌上放四個紙袋吧，那四

個袋是真的，在他身上還藏着個假的，名叫彩袋。那彩袋上有個填寫的格

式，毛病都在那兒哪！彩袋裏裝着那卦單，卦單上的字全都是先寫得了

的，惟有那姓名年歲、籍貫、父母、兄弟、妻子、兒女那是臨時現寫的。」

我說：「就是他有個彩袋，彩袋裏有先寫成了的卦單，父母兄弟、妻子兒

女都是臨時寫的，我沒見他寫字呀！」王君笑道：「他叫你用粉筆寫在石

板上，把這些事都寫好啦，他從身上取出一沓紙條，他把那個彩袋就放在

了紙條底下，他假說寫個號頭兒，拿起那紙條的時候，不是往紙條寫號，

是往那彩袋裏填寫你的姓名、年歲、籍貫、父母雙親，要不然他這行又稱

為『袖兒吞金』哪，戳朵兒（寫字調侃兒叫戳朵兒）是他們的能為，工夫

小，寫的字又快又多。」我說：「那不對，我手裏拿着那有卦單的紙袋，

他那彩袋與我手裏的這紙袋，在什麼時候換的過兒呢？」王君說：「那叫

翻天印。」我說：「什麼叫翻天印呢？」王君說：「他把那彩袋藏在那紙條

底下，和你要過手裏攥着的紙袋，放在紙條上，那上邊的袋沒有毛病，紙

條底下的彩條有毛病，他說看號頭兒，一翻個兒，就把彩袋翻上來了，那

個紙袋翻在底下，和變戲法一樣。江湖人管這個法子叫翻天印。」我說：

「雖然上了當，我也佩服他。」王君說：「你佩服他什麼？」我說：「他使

門子鬧鬼兒我不佩服，我佩服他就在假裝寫號頭的工夫，姓名、年歲、籍

貫、父母、六親就都寫完了。」王君說：「人家吃香東西，就憑寫那筆字。」

我說：「怎麼算六爻卦、奇門卦、測字相面的到處都有，遍地皆是，怎麼

算諸葛神數袋子金的平常不能多見呢？」王君說：「那是調角（diào jiǎo）

買賣（江湖管是非行當調侃兒叫調角買賣）。江湖人真有本領的不幹那行。

有學問的人，被生計所迫擺卦攤吃飯，也不願學他那是非營生。是算卦相

面的人都恨那袋子金。」

金點之竹金

在前年，我又雲遊到張家口，走在大橋頭兒，見大道旁邊有一羣人圍

着看熱鬧。我雲遊客擠進去一看，見有個老頭兒在當中立着，手中拿着兩

根竹竿，那竹竿約有五尺長，挺細挺細的。

那老頭兒向圍着的人說道：「在下這算卦與眾不同，也不算先天，也

不算後天，我這是南海觀音卦，管保準靈。我這根竹竿兒每天在觀音大士

佛像前供着，焚香禱拜。眾位如有求財問喜，病人生死，出災的日期是遠

是近？問書信何日來到？走失行人，落於何方？能否找着？丟失財物，落

於何人之手？自己父母妨與不妨？何年妨父？何年妨母？兄弟幾位，能否

相依？妻宮賢愚，能否白頭到老？子女有無，送終有幾？士農工商，應在

哪行？一生一世，哪年發達？壽數大小，大限哪年？如若父母死得很早，

不知個人生辰八字，我靈竹能夠問出你是何年、何月、何日、何時生人。

算對了，禮金兩毛；算得不對，分文不取，毫厘不要。哪位有意，可以占

算占算。有錢難買早知道，人有三不知：是福來不知，禍來不知，死時不

知。我這靈竹就能知道，哪位算算？」

這時有個歪戴帽子斜瞪眼的人，約在二十多歲，看他那樣子就是玩皮

貨的，他向那算卦先生說：「我今年二十六歲，是二月的生日，我五歲死

的母親，八歲死的父親，我不知是二月哪天的生日，你給算算吧，算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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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你兩毛，算不對了我可不給錢。」那算卦先生說：「算不對，不要錢。」

當時那青年人往當中一站，算卦的先生叫將他兩隻手放在腰間，手心衝

上，然後他將兩根竹竿放在青年人的手內，不准攥着，憑其自便。這時候

就見那算卦的先生腮幫子一凸，嘴裏嘟嘟囔囔，好像唸什麼咒語似的，然

後他用手指着竹竿說道：「這位多大年歲，方才自己說出來，二十六歲，

如若他真是二十六歲，你就將兩竿的頭兒，併在一處。」說到這裏，就見

那兩根竹竿兒往一處就併，竿頭兒對竿頭兒併在了一處（就這一來，能值

兩毛錢）。「這位若是二月生日，叫左竿在上，右竿在下，搭在一處。」也

真奇怪，那兩根竹竿兒立刻就忽悠忽悠地動轉，真個兒左竿在上，右竿在

下，搭在了一處。然後他指着竹竿又說道：「這位是二月的生日，可不知

道是哪天，我由二月初一一天一天往下數，數到三十日為止，如若這位是

那天的日子，我數到那天，你就兩竿分開。」他說完了，就初一初二地數

起來，直數到十三，那兩根竿就自動地分開了。那個青年將兩根竹竿掂了

掂，覺着很輕。我雲遊客看着也不像竿內灌水銀、灌鉛的。那青年將竹竿

給了他，掏出兩毛錢給了先生，笑道：「先生，我真是二月十三日的生日。

我說不知道是哪天的生日，那是冤你，我故意地撒謊，試試你這卦靈不

靈，果然真靈！兩毛錢不多。」他說完了，歡天喜地而去。

敝人看着很不相信，我也要花兩毛錢試試，我向那算卦的先生說：「你

也給我算算幾月的生日。」他問我道：「你幾月的生日都不知道嗎？」我

說：「不知道！」他叫我在場當中一站，兩根竹竿往左右手一托，端在腰

間。他用手指着竹竿道：「這位不知道幾月生日。我由正月往下數，數到

十二月止，數到哪月是這位的生日，你就將兩根竿併上。」他說完了，用

手指着竿道：「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

也真奇怪，到了他喊六月的時候，那竿子的頭兒併在了一處。我真是

六月的生日，不由得我就佩服了，乖乖地給他兩毛錢。我回到寓所越想越

納悶，不知他那竹竿卦為何那麼靈。我向來不迷信，絕不信他那卦有神相

助，至於他那個訣竅有什麼奧妙，真是猜他不透。

今春我遇個江湖友人王君，向他討論此事，王君說：「用竹竿算卦的，

說行話叫『竹金』，做那種生意，學之甚易。若是算周易卦，得下一年多

◇ 用竹竿算卦的，說行話叫

「竹金」，做那種生意，學之

甚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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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夫才學會了《增刪卜易》、《卜筮（shì）正宗》，六十四卦，世應相

克，變何爻象。都會了，然後才能擺攤設館。若算奇門卦，也得下一年多

苦功，將《奇門大全》讀透了，按着六十根籤子，擺好了局式，擺的好卦

子，才能出來給人卜算。要學相面，得將《水鏡集》、《柳莊相》、《麻衣

相》、《大清相》，這些個相書讀透了，才能出來給人相面。吃這一行，盡

假的絕不能成，都得有幾年功夫才能掙錢。就是他有點『腥門』（即是前

說過的十三道簧），也都得『攥（zuǎn）尖兒』（管讀熟了各種卜筮書籍、

各種的相書調［diào］侃兒叫攥尖兒）。你們若有猶疑不定的事，可以找

算六爻卦、奇門卦、相面的先生，千萬別找那磕竹的，他們那行是腥到底

的玩藝兒。」我向王君探討那兩根竹竿怎麼那麼靈，究竟有什麼妙法。王

君說：「他們磕竹也沒有什麼咒語，也不是竹竿灌鉛，手裏藏着吸鐵石。

他們那個法子，實是一種心理科學。」說着話，王君在我旁如此這般說了

幾句。我叫院鄰某甲也用手心托着兩根竹竿。我用手指着那竹竿說道：「我

用你算算這位是哪月的生日。我由正月往下數，數到十二月為止。他是哪

個月的生日，我數到哪月，你就併上。」說完了，我就嚷：「正月、二月、

三月、四月。」那竹竿到了四月就併上了。我問某甲道：「你是四月的生

日嗎？」某甲點頭道：「是四月的生日。」我至此才得着了祕訣。我又找

了重有十幾斤沉的竹竿，仍叫某甲端在手心上。我用手又指着那竹竿道：

「我要用你算算他是幾月的生日。我數到月兒，你就併上。」說完了我就

嚷：「正月、二月、三月、四月……」說到了四月，那兩根竹竿紋絲不動。

我至此方悟，心理學的力量是用在輕質的竿上，能由心理的精神，從

血脈皮肉催動了叫兩根併上。若是用上幾斤沉的竿子托在手上，就是按着

催眠術的方法。這種方法使用好了，也能冤得住人，只是一樣，冤過一回

算完，不能再上二回當。

那種生意，到如今科學昌明，人類的知識開化，雖不說破，也能有人

猜破的。這種生意也是時代落伍的行當，日見減少。就是還有做那行生意

的，也是曇花一現，偶見於市廛（chán）的。磕竹的生意是受了自然的淘

汰了。閱者若不相信，可以實地試驗試驗，如果試驗的情形相同，便知余

言之不謬也。

天橋的卦攤

東安市場問心處卦館主人姓趙，天津人。原在天橋擺卦攤，算卦的

人是擁擠不動，買賣發達了，遷至東安市場。有順水萬兒（管姓劉的調

［diào］侃兒叫順水萬兒）者，也擺八岔子（江湖人管奇門卦調侃兒叫八

岔子，是指其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休、生、傷、杜、景、

死、驚、開而言），見問心處營業發達，他仿着人家的名兒叫做聞心處，

有欲占課之人到了天橋，找不着問心處，也能撞着他聞心處。如同鄉下人

進城買刀剪一樣，王麻子、汪麻子、真正王麻子、老王麻子，不準哪家

一樣買，買的是王麻子的東西，何分王、汪、老、真正啊！聞心處仿問心

處，如賣刀剪仿王麻子一樣。

聞心處的生意還真發達，他擺卦攤的地點在天橋永利居後身，支棚設

帳，每天只賣百卦，多了不算。夠了百卦的度數的立即收攤。我老雲在民

國十二三年常到他那攤上助威。天天到了十二點鐘，他本人沒到，就有人

將攤擺上，占卦的人們就圍着攤子來回亂轉，等他等得如同盼星星盼月亮

似的。他來了往攤後邊一站，問卜的人們就爭先恐後地抽籤子，將籤抽出

來，搶着往他手裏遞，看那樣子好像搶頭彩似的。他將卦籤接過去攥在左

手，右手就擺起卦來，將卦擺好了，向問卜人問：「這卦是你的？本人占？

替人占？」如若問卜之人說：「自己占的。」他就問：「多大年歲？」問卜

之人將歲數說明，他就往卦盤上一看說：「你這卦是因為心裏猶疑不定，

不知道奔東好，奔西好，是不是呢？」這人說：「是的。」他就說：「還是

奔新路走好。」問卜的人就給他二十枚卦禮而去。這樣一卦一卦地算去，

每天他能掙二百吊錢，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如此，他的收入大有可觀，

聽說他做了十年好生意，很落下不少錢。

我向江湖人們探討，聞心處的生意怎麼會那樣發達？他占的卦是否真

靈？據某江湖人說：「聞心處劉某，所擺的奇門是『腥盤』。」我問：「怎

麼叫腥盤？」某江湖人說：「奇門的盤，不是說那銅盤、鐵盤、木頭盤，

是以那局式而分腥尖。真的叫尖盤，假的叫腥盤。」我問：「什麼叫局式？」

某江湖人說：「他那卦攤上正當中擺着九個卦子兒。子兒上是乙、丙、


